
王太生

欧 阳

66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家 园责任编辑：周倩

新闻热线押穴０１０雪 ８４151649
E-mail押ｇｒｒｂwhwx@sina．ｃom

高 柱

空中飘来报价声

成都茶馆

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就等于没有目标。 赵春青 画

黄亚洲

报价声是窗外空中飘来的 ， 此刻我看
不见他。 我用双手紧紧拽着一条毛毛糙糙
的粗绳子 ，蹲在窗下 ，神情紧张 ；但是报价
声是很清晰的。 他说：换控制器要 760 元。
我问， 什么？ 其实我是听清楚了这个报价
的 ，因为心里吃惊 ，所以顺便问一句什么 。
本来我以为维修人员上门， 修理费最多收
个两三百，或者至多四五百，所以听见一个
700 多元，心里有点咯噔。 声音继续从空中
飘来：是控制器烧坏了，要换新的，760 元一
个，要不要换？

我看不见这个瘦瘦的小帅哥，声音是从
空中飘来的，他像壁虎一样贴在窗外两米远
的墙壁上。 更看不见的，是这个柜式空调的
室外机部分， 以及室外机里所谓的 “控制
器”，即使把控制器拿来给我看，我也看不懂
它有没有烧坏。 我只会写诗，只会控制诗句
的节奏，而不懂什么控制器。

换吧，我说。
我还能怎么说呢。 既然报价声是从空中

飘来的，与烫人脸颊的热风绞在一起，带有
一种不容分辩的绝对内行的权威， 我想，就
爽快地应承下来吧，总不至于让这位穿着蓝
工装的小帅哥再从窗外爬回来，背上他的工
具包走人。 那样的话，双输，他输在这一趟只

能收入 50 元， 因为空调维修部在电话里跟
我说，上门费 50 元，另外的零件费用你自己
付，行不行？ 因为维修期已经超出了。 我说
行，没问题。 维修部听我应得爽快，也就爽快
地告诉我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有师傅上门；当
然，中止服务，我就输得更惨，杭州烧烤模式
已持续一周，家里空调光吹热风不吹冷风还
让人活不活，夜里还睡不睡！ 年轻时一把扇
子便过一个夏天，年岁大了这人就像纸糊的
一样会自燃了。

小帅哥说， 你把桌上的控制器递出来。
你不要怕，把绳子放松，没事。

我看小木桌。 他刚才爬出窗户之前，确
实把两样东西事先搁在了小桌上。 一样，是
一小型的金属罐。 另一样，是一个分量很轻
的零件，估计就是所谓的“控制器”了。 我临
时松了长绳，把头探出窗外，看不见他的人，
只看见横着伸来一只摊开的手掌。 我说，是
这个吧？ 他接了过去，并不作答。

我缩头回来，赶紧按他爬出窗外之前吩
咐的，全身蹲下，再用双手紧紧拽住绳子，用
自身的重量抗衡意外的发生；而且，也按他
的要求，把绳子顶端上类似手铐一样的金属
铐子，铐住自己的手腕。 那长绳的另一端，是
扣紧在他后腰上的。

我心里还是紧张。 我想，如果这位小帅
哥来个意外，他 120 斤的自重应该还是在的，
这七层楼高的地儿，刹那间我整个人会吸紧

于窗下的墙壁， 铐着的手腕在第一时间骨
折，且痛彻心扉。 关键是那时我该怎么做，小
伙子吊在半空挣扎，而我吸紧在墙壁上动弹
不得，也不可能有力气拉他上来，怎么办，也
只有尖声喊叫了，用我一个花甲之外的老人
的恐怖的尖喊声引起邻居们的注意，让他们
打电话报警，或者展开营救，但这没有个把
小时是办不好的，那时我的左手腕就可能整
个失血死亡或者直接拉断了。

越想越恐怖。 于是，情急之下，我将绳端
手铐从自己的手腕上解下， 将之收紧一些，
然后扣住小木桌腿上的一个凸出圆柱，再用
手紧紧按住绳结不教滑脱。

当然，不能跟窗外小师傅说，这样做不
符合他嘱咐我的规范。

这时候空中又飘来了声音。
制冷剂一滴都没有了，要加制冷剂，520元。
再度一愣。 到底是控制器烧坏了，还是

制冷剂用完了？
我冲着窗外烤焦的云朵问：怎么会一滴

没有的？
空中的声音说，就是没有了。 加不加？
我说，加吧。 我看见那只罐子也是小师

傅事先摆在木桌上的。
小师傅递还控制器，嘱我小心地把那只

罐子递出窗外，警告说分量不轻的。
果然很重， 我双手使劲端出窗外时，还

要稍稍地荡起来，这样他拼命伸过来的一只
手才能顺利地抓到罐子把柄。

真是有点险。 要是他第一次没有接到，
这金属罐子再荡回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有
力量继续拎在我手上。

幸亏他接着了。
我继续蹲下身躯， 往桌腿上扣紧绳子。

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一连串的数字：760，加
上 520，那就是 1280，再加上 50 元的上门费，
便是 1330 元。 这笔账，想想，总归有点离谱。

整整一个多小时， 空中又传来声音，那
是叫我可以慢慢地收绳子了，小帅哥终于从
窗外爬了回来，说是好了。 看他汗流浃背的

样子，我大动恻隐之心，再不问价格之类，只
表示感谢。 小帅哥也皱着眉问我，他自己怎
么那么没有气力，是不是中暑了？ 我赶紧说
有可能中暑， 劝他今天不要再接活儿了，回
去就休息。 小帅哥指着空了的金属罐子说，
从后天 8 月 1 日开始，全城就不允许再带这
种罐子了，有嫌疑，要保证重要国际会议的
安全。

打开柜式空调，一试，没有冷风，继续热
风，跟没修前一样。 小帅哥皱眉，想半天，又
要爬出去，我便存着疑心，再度猫下身子，拉
紧长绳。 半小时后他又从空中降落地面，一
试，还是不行。

小帅哥简洁地告诉我，今天下午是修不
好了。 我问毛病在哪里，他不说，只说有可能
晚上再来，也可能是来两个维修人员，那就
不用麻烦我再拉绳子了。 又说，有可能晚上
来不了，那就明天。

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家里无人，只有
明天下午，而且还得晚一些。 小帅哥答应爽
快，说可以，就背上沉重的工具袋拎起金属
罐子匆匆而去， 连 50 元上门费这一茬也不
提半句。

次日我在外面忙到 3 点半，忽觉手机一
刻不停地振动， 这才猛然想起那位小帅哥，
于是赶紧说不好意思我要马上回家。 小帅哥
又来了，拎着一只全新的制冷剂罐子。 他说
自己今天身体又不行，还是浑身无力，一张
帅气的明星脸很是愁苦。 我也同时诉苦，说
是电扇吹整夜还是一身的燥热黏滑。 待他爬
出窗外，使劲递给他罐子之后，我又老方一
帖地赶紧蹲下，扣紧长绳。

没过一会，空中再度飘来报价声。
线圈坏了，320 元。
原来毛病在线圈。 那么，我思忖，这 300

多元收了之后，昨天的两次报价还算不算数
呢？ 或者，这三次报价都算，其总数，再打一
个折扣吧，总是只有一个关键毛病，不至于
这三个报价都要坐实吧？

空中的声音再飘来，要不要修？

我说，修。
到了这份上 ， 总不至半途而废吧 ，而

且连夜的酷暑也确实不好受 ，我不想试第
二夜 。

冷风嗖嗖的局面终于出现。 我问大功告
成后背湿透的小帅哥，难道说三个零件同时
坏了，不会吧，小帅哥说是啊，它们一起坏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我的潜台词没有用。 怨
我这个作家不懂技术，哪怕零件放在掌心里
也辨不出好孬。 想来，文学真是百无一用。 最
后结账， 空中曾经飘来的三个报价一齐相
加，再加上 50 元上门费，小帅哥在单子上还
填了一项：维修费 100 元。这个维修费 100 元
却是空调维修部当初的电话里没有提及的，
这跟上门费 50 元又是什么关系？

再想， 大的也去了， 这 100 元又算个啥
呢。 于是，拢共 1750 元，一笔支付，小帅哥麻
利收钱，立马走人。 临出门时，又说一遍好像
真是中暑了，身体难受。

我想，中暑的可能是我呢。
马上关窗， 将夏日的客厅满满灌上秋

天，然后仰在沙发上，脑海里先后凉凉爽爽
地浮起两个感触。 一个感触，我回味起空调
维修部的接待电话“另外的零件费用你自己
付”，那句小心翼翼的话应该是带有玄机的。
小帅哥在爬出窗子之前，便已事先确定了要
更换的零件，并且事后也不出示、不留下“烧
坏了”的控制器，似乎也是有玄机的。 另一个
感触，则是这位年轻的小帅哥身上，体现的
全部特征，勤劳、勇敢、狡黠、兢兢业业、言不
由衷、靠本事吃饭。

空气凉爽，心气渐渐散去，觉得现今维
修费接近当初购买费一小半的事态，也不是
不可以接受的。 反正字也已经签了，不必再
打电话跟空调维修部啰嗦什么了。

但心底里，总归，还有最后一丝阴影未
能散尽，于是干脆坐到电脑前，一字一字打
出了这篇随笔，打完后忽觉彻底快乐，心旷
神怡，谁说文学没有用，有用得很哪。

这位年轻的小帅哥身上，体现的全部特征，勤劳、勇敢、狡
黠、兢兢业业、言不由衷、靠本事吃饭———

老德的
威望

给西昌的娘打电话，娘说家里有点事
正急着找人弄。

“可以找老德嘛。 ”我建议。 厂子倒闭
后老德一直在干休所帮忙。

娘回话说， 老德早就不在干休所了，
他跟着父母迁居成都好些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 老德应该是姓胡，名
字记不清了，小时候院子里的人，除他父
母之外都叫他老德，有人会加上姓，称他
胡老德。 虽然学习不大灵光，但老德是我
成长岁月里最信任的“老大”之一。 为人厚
道，手巧的他做事很公平，我们一帮子小
兄弟都喜欢他。

不知道是木讷还是确实不够聪慧，长
我几岁的老德和同龄的人玩不到一块儿，
这样几个小顽童很自然地就和他混到了
一起。他其实没老大范儿 ：即无支配欲，也
不愿做道德表率，您要以“老德如何”来讲
述道理， 他会说： 老子咋个做关你们屁
事———意思是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而且有
时候老德看跟班多了会不爽：“今天大家
散了吧。 ”大家愿意跟随的原因是他身怀
绝技。

山里孩子野，弹弓、爬树、掏鸟窝之类
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我最心仪老德的绝技
是摸鱼。 滑腻的黄鳝、泥鳅很难拿住，河里
众多背鳍稀、软的鱼同样难对付，同伴里
有农家孩子，小手粗糙得像锉，照样拿不
住鱼。 但这些对老德来说都不是问题。 我
曾触摸研究过他的手，没觉得异样，大概
是鱼的克星，只要被他的中指（在上）连带
食指和无名指卡拿住，鱼基本上没有逃生
机会。

这只是雕虫小技，正版绝活是老德能
找到“鱼窝子”：水渠沟边、河滩乱石中，鱼
藏身之地都难逃法眼。 一旦勘探到鱼窝，
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杂草、石块和沙砾堵住
其他通道， 老德则一手拿着一捆草封门，
一手小心地一次次从封住的门缝伸进去，
随后是鱼被逐一拿下扔到岸边，由帮闲的
用灯心草逐条穿起。 通常，封堵好出口后，
闲杂人员就没事了，大家也学着老大在河
滩乱石堆中摸鱼，收获当然还是有，但与
老德相比是九牛一毛， 不过只要有成绩，
功劳效用还是很有意义的。

捕鱼活动结束，柴草伺候。 鱼烤熟后
会整齐地排放在大石头或枯树枝上面，诱
惑也是最使人敬佩的庄严仪式开始 。 按
老德规矩， 大家以功劳大小一条一条的
挑鱼，老德取走最大的一条后，根据功劳
排序，小兄弟们依次选取自己中意的 ，一
轮一轮地顺序分配。 均分是困难的，不足
时老德会放弃最后一轮 ， 而富余的通常
归老德，遇到战利品个头差异过大，老德
会把溢出的权利让渡给功劳最小的弟
兄，以彰显公平（如果我现在还有什么公
平思想，一定是从这里，而不是课本上学
会的）。

不过也有大鱼旁落的时候。 有一年，
暑假快结束了， 老德的队伍又来到河边，
雨季后程河水流量已不足洪峰时的一半，
应该还有七八个流量吧 ， 水继续泥土红
色，但已没有那么浑浊。 部队脱个溜光游
过河后大家都奔向河岔道准备下毒手。 但
见老德抬头看了看远处的云，然后拉着一
个小弟走到主河的边上，指着一块不大的
凸起石头对他说：今天的任务就是看着这
块石头，一旦水漫石头立即通知。 大家都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都不怀疑老德的决
策。 干活途中看石头的小弟跑过来凑热
闹，结果被大哥怒斥，只得回去认真工作。

大约有两个小时吧，石头弟冲过来说
水淹石头了，老德跑过去瞟了一眼，旋即
果断命令： 赶紧渡河回到出发的河堤上。
跑回河边，被观察的石头已然不见，等上
了河堤，老德严肃地说：刚才就估计上面
要下雨，看到没有，河水起来了，洪峰真来
的时候就搞不赢了。 再看我们待的地方，
仍旧晴空万里。 随后的分配仪式，首长发
话，石头弟功劳最大，老德选美食的顺位
自降为第二。

事实上老德也不总是那么英明 。 一
次集体活动路过果园，见墙上梨熟，小土
匪们动了下手之心。 于是在队长的带领
下，绕到了果园人迹少至、蔓草丛生的僻
静一边。 面对阻隔的围墙 ， 老德一声令
下，强壮好兵就蹲在了墙根，肩托手推送
老德上了墙，眼见就要得手，只听沉闷的
一声狗叫，墙上的老德消失了，一只巨大
的狗前腿立在老德曾经的站立之处 ，一
边低沉哼鸣，一边怒视我们。 哥几个来不
及安抚摔倒脚边的老大 ， 捡起石块欲攻
向恶狗。

“不要打。 ”老德赶紧制止，“这个畜生
不叫，不用理它，要不来人就麻烦了。 ”

老德站起 来 掸 了 掸 身 上 的 枯 草 和
泥土 ，说 ： “走 ，摸鱼去 。 回头把鱼骨头
带回来 ，给它一点好处 ，它肯定就不管
我们了。 ”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
这是 10 年前著名导演张艺谋受邀为成

都拍摄的一部对外形象宣传片中的一句经典
广告词。那么，“来了就不想走”的成都其城市
魅力究竟有多大？ 5 分钟长度的电视片中显
然不大可能都和盘托出和尽情描绘。

但在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人
看来， 那无形之中拉住外来人留念不舍的
其中一大魅力，也许就是那浸透休闲、娱乐
的成都茶馆文化了！ 倘若身临其中，恐怕无
人不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安逸、 舒适和
洒脱！

成都茶馆文化的形成源于其茶馆之多。
正如有民谚云：“茶馆是个小成都， 成都是个
大茶馆”。而从古到今，在茶馆里品茶摆闲、聊
天或听书， 已成为成都百姓一种很普遍的生
活方式。

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 ， 且多又
在省府成都 。 据 《成都通览 》记载 ，清末 ，成
都街巷计 516 条 ， 而茶馆就达 454 家 ，几
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 。 1935 年 ，成都 《新新
新闻 》报载 ，成都共有茶馆 599 家 ，每天茶
客达 12 万人之多 ，其时 ，全市人口也还不
到60万。

即使进入到 21 世纪的今天，若论茶馆开
设的数量，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成都。为
何如此？ 恐怕这既源于千百年来尚无饥馑之
忧又崇尚休闲的川人本性使然， 同时这也与
成都茶馆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情景有关。 说到
底，成都人饮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品的是一种
人生。如果说成都人成就了茶馆文化，那么茶
馆文化同样也养育了成都人。

多年前，一位外地同事来成都后 ，曾让
我带他去一个他最渴望去的地方，那就是他
曾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见到过的川味浓厚
的老茶馆。但他向往的老茶馆，也只是我小时
候见过。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家住成都外南郊
区， 离家不远处的农田边就有一个用茅草
盖的、且保持冬暖夏凉的茶馆。 那时茶馆摆
设的全是小方形桌子和竹靠椅。 茶馆最里
端， 有一方平平展展摆放无数长尖嘴铜壶
的烧水灶台 （当地俗称 “老虎灶 ”），灶台各
小孔冒着红彤彤的炭火。 进来的人往竹靠
椅上一坐，只要喊一声“泡茶”！ 立马就有一
位穿着蓝布围腰的堂倌右手提壶、 左手托
着从手心延至手臂的茶碗跑将过来， 顺手
将茶壶往桌上轻轻一放， 然后为你取下茶
碗并翻开盖， 手挽着茶壶非常娴熟地在空
中做了个抛弧线动作， 就将一条成白线的
滚烫开水一滴不溢地掺进你的茶碗里。 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川茶艺表演的最原
始形式。

身居富饶川西平原中心这块丰水宝地的
成都人，历来多好去茶馆品尝一下盖碗茶，图

的还不全是为了歇个脚、解个渴，更多还是冲
着这个人堆的地方去摆个什么龙门阵似的
（川人对聊天、扯闲的形容）。

记得当年 我 读 大 学 每 临 考 试 前 ，10
多个男同学也总喜欢相约到茶馆里去集
中复习 ， 并借此场合随时交流应对考试
的准备所得 ， 从而将茶馆变成了我们的
第二课堂。

其实，成都茶馆具有的文化氛围由来已
久。“文革”前的成都，那些规模稍大一点的茶
馆为多多吸引茶客， 还总会安排些类似说书
这一文艺节目。记得那时，我们当小孩子的只
见台上的说书人， 把他手上的惊堂木拍得个
“啪啪啪”作响，抑扬顿挫说的不外乎是“水浒
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历
史题材。

但“文革”一来，成都茶馆这一特别节目，
也在“破四旧、立四新”中消失了长达 10 年之
久。直到改革开放后，成都茶馆才慢慢恢复了
说书这一文化传统，还出了新人，其典型代表
那就是目前已为川人家喻户晓的“散打评书”
（没固定格式和套路）说书人李伯清了。

上世纪 80 年代前的李伯清， 只是一个
在街边靠拉三轮车讨生活的工人。 那时，他
也常到茶馆去揽活，一次，听见一些茶客在
茶馆外口沫四溅地说“水浒”，打小就爱摆龙
门阵、且脑子转得特别快的他，控制不住自
己也掺和了进去。哪知他还只“冒了点皮皮”
（川话意思是刚露了点点）不打紧，竟一下把
其他人说得个目瞪口呆。 后来，里面听书的
也陆续出来听他讲。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见人
怎么都在往外走，他也跟着出来听李伯清说
书，随后还非常大度地直接把李伯清请进了
茶馆，并双手抱拳对茶客们说：“这是我师兄
李伯清，他的书说得比我好，大家捧个场！ ”
也就这么在茶馆里让大家“捧个场”，李伯清
从此一炮打响持续走红，到今天成了国家一
级演员。

深具巴蜀特色的成都茶馆随着时代的进
步，也逐步具有休闲、聚会、交友、娱乐、谈生
意、看书学习、调处纠纷等多重社会功能，并
成为广大市民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
的重要场所之一。

成都锦江区某居民小区一位老大爷，平
常没事就喜欢到小区内捡些纸箱纸板等废
品，捡回来后就堆在楼道里。 废品越堆越多，
邻居们对此不高兴了， 这也使邻里关系一度
十分紧张。后来，当地一家曲艺社根据这一故
事创作了相声《拾荒游击战》，并在小区附近
的一茶馆多次演出， 结果让人们在笑声中明
白了该如何做一个文明友善的社区居民，也
使这一邻里矛盾后来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得
以化解。

6 年前， 成都青羊区文家场社区工会为
更实在地服务好职工， 还在职工居住比较集
中的附近茶馆里，专门选择一家挂牌“民意茶
馆”， 工会干部定时去倾听职工的呼声和诉
求，深受小区职工们的欢迎！

木头清香是木头骨子里的气味。
一个木头人、一只木头弹弓，或一只玩具

小木马，有没有木头香味？ 我想是有的，只是
疏忽，不曾察觉。

木是树之骨。下过雨后，几十棵松树合围
的空地，散发草木清气，有松针、松叶散发的
幽香，也有松木的气味。

木香是内敛的，又是悠长绵延的，将一截
木拦腰锯断，味道如水流般溢散开来。

现在建筑构件里面，较少用到木头，木工
板、胶合板，家具、门、窗、餐桌，甚至是做梦的
床，满是甲醛，胶水气味。 有些地方建仿古建
筑，钢筋混凝土的骨架上，套顶帽子，而没有
木头清香。

木头清香，缓缓释放。 我去古庙寻幽，庙
里有一佛一僧。 山梁大殿空幽，楠木供案，散

发清芬。古庙里，老僧安详，双手合十，木头香
味，让人安静。

木头的香味， 在那些老房子里， 花格漏
窗，椽条横梁，地板墙壁，人居其间。

问过一位老木匠， 这么多年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是木头味。松木、柏
木、樟木、柳木……老木匠接触过各种各样的
木头，用这些木头打床、打桌椅、箱柜、碗橱、
水桶、澡盆、刨、锯、凿，那些散落一地的木花、
木屑，无不散发木头的清芬，在他的作场，木
头的香味布满每一寸空间。

采访过一位木雕工匠。 他用一把锋利的
刀，一点一点地雕琢，那些坚硬的、多余的木
头剔去，活泼的鱼，野鸭、鸳鸯，在他手上栩栩
如生。

我所在的城市，江边古镇有雕花楼。这座
清代四方楼，楼栏、门窗、廊柱之上，雕刻着飞
禽走兽、松枝瑞草，燕子、石榴花、牡丹花、莲
荷花、 太平花……美轮美奂， 氤氲着木头清
香。一座精致的古楼，楼上楼下，空无一人，里
面曾经住过的人，以及他们气息，被风吹散，
只有木头的香味盘桓不去。

木头有灵性，坚硬之中也有弹性。
木头香味，历经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

千年， 掩盖不掉。 我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
馆，凝视那堆楠木垒成的“黄肠题凑”,那些历
过黄土掩埋，穿越几个尘世的棺木，仍丝丝散
发它们数千年前就有的楠木香味。

木头的香味，挥之不去，就像记忆。
一只未上油漆的木桶，或者桌子，小孩子

用刀片，或者硬器在上面划一划，它都会散发
原有的香味。

我从前去过一个木库，那些巨大的木头，
露天堆放，有的木头堆在仓库里，有些大木头
干脆就直接泊在河里。这些从远处用船装来，
或者是直接拖来的木头， 散发与生俱来的木
香。 木头香味铺天盖地，人行其中，就像一只
虫子回到山林里。

锯木加工厂的电锯声尖锐刺耳。木头在金
属齿锯的噬咬下，木屑如野蜂飞舞，小时候，我
家附近有一家锯木加工厂，喜欢闻那儿锯木头
的味道，那些刚锯下的木头，大多是湿的，湿木
被锯开，锯成木条、木板和木方子，来这里锯木
头的人，把锯过的木头搬到车上，运回去放在
室內晾吹，那些木头浓烈的香味好久不散。

木头香味，因木而异，个性不同，气质也
不同。

樟木，木质坚韧，气味芳香，可以驱虫。从
前人家女儿出嫁，嫁妆中有一只樟木箱子，这
是娘家的味道，这只箱子，由年轻陪到年老，
陪过一个女人的一辈子。

松木，有浓郁的松香味。徜徉在一片松树
林里，脚踩松针落叶，香气萦鼻。

檀木，香味张扬，一串佛珠放在车中，甚
至放在房间里，整个空间，充满了檀香味。

沉香木，香味不明显，常温下味道内敛，
除非高温熏香，气味逸出，与低调的人，气质
接近。

梨花木， 委婉的降香味， 平常几乎闻不
到，只有在刮出新材，或者没有打磨抛光时，
才能捕捉………

一棵老去的树，一段风干的木头，有树脂
的香味，它是一棵树永久的气息，人在木香中
深深呼吸，它们也在微微吐息。

木头清香

赵春青 画


